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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学术名片：

陈俊愉，出生于天津市，安徽安庆人，园林及
花卉专家。194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及园艺
研究部。中共党员及民盟成员。园林学家、园艺教
育家、花卉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及名
花研究室主任，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花协
梅花蜡梅分会会长及梅国际登录权威（IRA），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2012年 6
月 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5岁。

杨叔子：科学人文总相宜
姻本报记者 郝俊

前不久，杨叔子从武汉赶到北京参加“2012
年科学与艺术研讨会”。

会议间隙，记者采访了这位在中国科教界倡
导科学人文相融合的旗帜性人物。年近八旬的杨
叔子充满活力，言谈中不时有古文诗词脱口而
出，儒雅风范让人倾慕。

从“子曰诗云”到机械工程

杨叔子生在书香世家，幼年时随父亲躲避抗
日战火，无法入小学接受正规教育，5岁起便在
父亲指导下念古书。直到 9岁入高小学习时，他

已遍读《四书》与《诗经》《书经》，唐诗三百首与百
篇古文更是烂熟于心。
进入高小，从未接触过数学的杨叔子犯了

难，“加法马马虎虎，减法迷迷糊糊，乘法稀里糊
涂，除法一窍不通”。这也难怪，其他同学背乘法
口诀的年纪，他还在家里念“子曰诗云”。

怎么办？杨叔子相信《中庸》里所讲的：“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
必明，虽柔必强。”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动脑筋，肯
下功夫，就一定能够学懂。
“一天晚上，我突然就想通了，原来除法就是

‘试试看’。”杨叔子记得那天“开窍”时他难以抑
制的兴奋。此后，他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并逐渐
痴迷其中。到高中毕业时，数学竟已成为他成绩
最好的一门课程。

1952年，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一年的杨叔
子作为“调干生”报考大学，不少人动员他去学数
学。“我说不行啊，将来走出校门我要去搞工业
化，怎么能学数学呢？”杨叔子告诉记者，他当时
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调干生”是为了支持新中
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工业
化，“理所当然要考工科”。
在杨叔子看来，学工科是响应党和国家召唤

的必然选择。他之所以如此坚定，则是因为心中
有着不可动摇的人生航向。而这，皆源于杨叔子
永生难忘的一天：1949年 5月 23日。是日，南昌
迎来解放。
当时，杨叔子正在南昌念高一。他还记得，南

昌解放那天细雨纷飞，老百姓拿着油条、馒头、鸡
蛋，捧着米酒、豆浆、茶水慰问解放军。受伤战士
们的衣服都湿了，但纪律非常严明，连茶馆都不
肯进。军民鱼水交融的场景，对杨叔子的思想产
生了极大影响。
“我跟定共产党了。这天确实是我人生的转

折，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16岁的杨叔
子找到了人生航向。
正因如此，杨叔子将个人选择与新中国的需

要紧紧联系在一起。怀揣献身工业化的理想，杨
叔子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后因国家院系
调整，该系并入 1953年正式成立的华中工学院
（现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随之成为华中工学院
机械工程系学生。

“课堂是学术论坛，也是艺术舞台”

谈起大学时光，杨叔子脱口而出的一个词是
“艰苦”。“因为从天资上讲，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学
工科。”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门门优秀的杨叔
子，面对机械工程学必备的动手能力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
杨叔子知道，想要成人成才，必须克服困难。

他为自己总结的成功四要素中，首先一条便是
“人生在勤，贵在坚持”。

大学即将毕业时，刚刚从沈阳实习返校的杨
叔子接到系里通知，组织决定让他留校任教。“一
开始我不肯，觉得自己不能当老师。”杨叔子知道
自己讲话语速很快，有些口齿不清，认为自己的
口才和性格不适合从教。

后来，系里问杨叔子：“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接着又问：“该不该留校？”“该留。”“没有
二话”，杨叔子不再坚持自己的意愿，因为他觉得
共产党员应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初上讲台，杨叔子也确实如他所料，感受到
了某种挫败。“一上课不少同学就走了，讲话太快
了，大家听不懂。”

此时，杨叔子归纳的第二条成功因素发挥了
作用，叫做“敢于开拓，善于总结”。

除了讲慢一点，再慢一点之外，杨叔子还会
在备课时，将整堂课的讲授过程都思考一遍。“哪
儿该慢，哪儿该停顿，哪儿该提问，我都想得清清
楚楚。”杨叔子告诉记者，甚至连每一块黑板该如
何书写，他都会提前作好安排。有条不紊的课堂
教学，渐渐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不仅如此，杨叔子还对课堂有了更深层次的
体会。“课堂是学术论坛，要讲真理，合乎逻辑；课
堂又是个艺术舞台，要善于表演，善于打动人
心。”

杨叔子留校任教的最初几年，学校师资不
足，国家发展又急需大量人才，只好由上一届毕
业生带下一届同学。他把青春汗水全部挥洒在三
尺讲台。

走过风雨动荡的“文革”，1978年，杨叔子与
他的老师们一起，被提升为副教授。1980年，杨
叔子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这一次，他走到了老
师们之前。
“学校到我所在教研室找了正、副两位主任，

征求意见，问杨叔子同志能否胜任教授工作，两
位主任都坚决地讲‘可以’。”杨叔子回忆道：“要
知道，他们两位主任也都还是副教授，而且是我
的老师，改过我的作业，指导过我的实习。”
“这两位老师为自己的学生升教授而努力，

这是为什么？”杨叔子对学校和老师们充满感激，
他知道，这是为了学校和国家的发展。
“德不孤，必有邻。”每每说起这段往事，杨叔

子就会想到孔夫子的这句教诲。古书中的名言，
他总能信手拈来，道出心中况味。“尊重别人，依
靠集体”，这是杨叔子总结出的第三条成功因素。

攻克世界难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杨叔子的全部精力都投入
到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科学研究工作大多也都为

了教学或实际生产需要。改革开放后，他才有机
会接触到真正的科学前沿。

1981年底，杨叔子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分校做高级访问学者，在制造工程大师、
美籍华人学者吴贤铭教授指导下工作。
“学问朝朝做，文章页页加”，杨叔子为炫目

的科技世界着迷，在美国的一年，每天的生活都
在学习和研究中度过。回国时，他带回了与吴贤
铭合作编写的《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讲
义，为我国在该学科领域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

1984年，杨叔子和师民汉等同事开始挑战
一项世界难题———钢丝绳断丝在线定量检测，用
仪器自动检测出钢丝绳中一个捻距内的断丝数
量。
众所周知，钢丝绳有大量工程应用，在使用

过程中会有损伤，当断丝达到一定数量便会导致
断绳。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均未找到对钢丝绳
断丝数量进行准确定量检测的方法，一度被认为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突破难关，我国将钢
丝绳断丝的定量检测列为重点攻关项目。

在杨叔子看来，科研的灵魂是创新，原创性
思想的获得需要开放式的“浮想联翩”，而创新的
过程则需要严格符合系统逻辑。在创新中，科学
与人文密不可分。

秉持这样的创新理念，一年后，杨叔子带领
的团队成功了。采用电磁无损检测定量化方法，
他们研制出一套精确的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计
算机系统，能及时判别出断丝位置和根数。

对于科研方向的选择，杨叔子有自己的标
准。一要有水平，二要国家需要，三要有支持。把
握这些原则，他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融入机
械工程领域，致力于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的交叉。由此，在
先进制造、设备诊断、无损检测、信号处理、人工
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
也有人说，杨叔子“不务正业”，偏离了传统

的机械研究。对此他回应道：“搞机械，不能把学
科交叉、新技术排除在外。我所做的，都是跟实际
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而正是扎实的数学基础，
让他的研究如虎添翼。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专业，我还会选机械制

造。”杨叔子的理由是，机械制造是国民经济的装
备部，是制造业的核心。制造，则是材料、能源、信
息之外的第四大人类物质文明支柱。“理想崇高，
自强不息”这第四条因素，被杨叔子总结为成功
的“灵魂”。

在科研中，杨叔子也不曾停止人文思考。在
他看来，要深入了解一个控制系统，就一定要深
刻理解控制的一个关键———“反馈”。而对于一个

人来说，此种“反馈”正如修身养性的关键———“反
省”，是对自身行为与要求的比照。

举起人文教育的大旗

在杨叔子的理念里，科学与人文本就“同源
共生”，都属于文化整体，因而彼此交融、不可分
割。他举例说，漫画中寥寥几笔，就是现代数学分
支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而自然科学中所谓
不证自明的“公理”，其实是人的精神世界对外在
对象的直觉和感悟。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人为的。”杨叔子开始

积极倡导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相融互动。他提
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科学
中应有鲜活的人文精神和内涵，而人文中应有宝
贵的科学基础。

1993年，杨叔子出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
科技大学）校长。任职 4年期间，在原国家教委的
关怀下，华工校园里掀起了“人文风暴”，在全国
理工科高等教育中率先举起人文素质教育大旗。
学校规定，不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必须通
过学校组织的“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合格
者不予颁发学位证书，此规定延续至今。从 2007
年起，学校将中国语文定为本科生必修课，不及
格不予毕业。
同时，杨叔子积极推动学校成立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基地，根据各个高校“人文讲座”整理出
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被评价为“重塑中国
大学人文精神的力作”。
从 1998年开始，杨叔子要求自己的博士生

必须会背《老子》；1999年，又要求加背《论语》前
7篇，否则不能参加论文答辩。此举引起很大争
议。
“人文教育不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总

在考虑是否有用。”杨叔子认为，高等教育需要帮
助学生树立起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确的价值取
向。
近 20年来，杨叔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

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上。对此，周围有很多人一
开始并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杨叔子是机械工程专
家，应该在专业领域继续钻研下去，一下子转到
人文教育显得更加“不务正业”。
“我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解放那天

起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哺育，我强烈感到教育
之重要、文化之重要、环境之重要、文化育人之
重要。”杨叔子的回答掷地有声。
年近八旬的杨叔子说自己不像年轻时那样

“工作狂”了，因为要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精力
要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什么事情最重要？杨
叔子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那就是对教育问题的
深思，对国家发展问题的深思。

学术名片：

杨叔子，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33年生
于江西湖口。195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
科技大学），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1991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立足于机械工程，致力于机械工程与有关新
兴学科的交叉，着重于机械工程中的信息技术与
智能技术，拓宽了机械工程学科的研究领域。在
精密机械加工与机械加工自动化方面，发展了切
削振动理论与误差补偿技术，研制出切削监控系
统，解决了生产中重大关键问题。在机械设备诊
断理论与实践方面，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发展
了诊断模型与策略，研制出不解体的发动机诊断
系统。发展了钢丝绳无损检测理论与技术，解决
了国际上断丝定量检测难题。

倡导在全国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理工科教
育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
强烈的反响。

来生还会爱梅花
———追记园林及花卉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
姻本报通讯员铁铮
以我对陈俊愉院士 30多年的了解，称他是

“梅花院士”实在太不准确了。因为，他的成就、贡
献远远超出了梅花研究领域的范畴。但是，我又认
为称他为“梅花院士”名副其实。因为，他的精神、
他的品质、他的追求，都与梅花的精神、品质、追求
高度吻合。

在他 95岁的人生中，最爱的是梅花；在我们
的心目中，他就是傲雪迎春的寒梅！
听说陈老住进了 301医院。还没有来得及去

探望，就传来了噩耗。6月 12日，我挤在人群中，
手捧梅花，步入梅厅，和这位令人敬仰的资深院士
告别。
他的巨幅照片摆在告别厅的门口。照片上的

他依然开怀大笑。“历春夏秋冬，桃李天下，院士千
古岁月山河；著梅兰竹菊，赋满神州，先生一生清
风正气。”默念着梅厅两侧长长的挽联，我眼前浮
现的是这位著名观赏植物大师走过的人生足迹。

为回国顾不上参加毕业典礼

1917年，陈俊愉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大
家庭中。5岁时，全家随做官的父亲迁至南京。家
里有个 10亩地的大花园。从私塾一放学，他就跑
去跟着花匠师傅莳花弄草。

1935年中学毕业后，陈俊愉就想考个学种花
草的大学。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园艺系学费十分
昂贵。在祖父的支持下，这个名门之后学起了园
艺。
走进教室一看，总共只有两名学生。教花卉的

教师是汪菊渊教授（后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
如鱼得水，学得如醉如痴，毕业时获得了“金钥匙”
奖并留校任教，次年考取研究生。

1943年，他随汪菊渊在四川调查梅花品种。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吟诵着陆游
的名句，风华正茂的他起早贪黑，走遍了巴山蜀
水。调查工作持续了五年，在重庆、江津等地发现
了“大羽”、“凝馨”、“白须朱砂”等六七种奇品，
1947年出版了用文言文写的研究著作《巴山蜀水
记梅花》，填补了我国近代梅花系统研究的空白。

1947年，陈俊愉考取了公费留学，远赴丹麦
哥本哈根农业大学园艺系研究部攻读科学硕士学
位。在导师帕卢丹教授看来，他的理论知识已经很
扎实，但动手能力还需要加强。此后，每逢周末和
假期，他放弃一切娱乐活动，去植物园、农场实习、
实践，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学业。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之后，他听到了祖国

的召唤，回绝了许多单位的高薪聘请。论文答辩结
束后一周，连毕业典礼都未参加，就带着妻子和年
幼的女儿，克服重重困难，绕道香港回到祖国的怀
抱。

“梅花不能过黄河”成为历史

梅花欢喜漫天雪，其实是一种误解。天寒地
冻，梅花难以生长。因此，自古即有“梅花不能过黄
河”之说。

1957年，陈俊愉调入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
业大学）任教。他一边教学，一边和北京植物园合
作进行梅花引种驯化研究，尝试把江南的梅花移
到北京。历尽周折之后，1962年 4月 6日，终于有
两个花蕾绽开了。他兴奋地撰写了《北京露地开梅
花》一文刊发在《北京晚报》上，向世人报道了这个
从未有过的历史奇迹。
第二年，梅树抵抗住了北国的严寒，开了更多

的花。梅花北移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研究梅花数十年，陈俊愉足迹遍及祖国大江

南北，多次遭遇危险。在四川，他险些雨夜葬身江
中激流；在庐山，他曾与一只大花豹不期而遇，硬
着头皮与豹子擦身而过，惊出一身冷汗……他还
遭遇了无数的质疑、嘲讽。但他对梅花的挚爱之
情，随着研究的深入越发深切。
研究正在进行中，“文革”浩劫开始了。他十余

载精心培育的梅树新品种毁之一炬，多年的梅花
研究成果毁于一旦……漫漫黑夜中，陈俊愉用梅
花坚贞不屈的精神激励自己，坚信梅花绽放的春
天一定会来临。
重返工作岗位时，陈俊愉已年过花甲。为了争

分夺秒抢回被耽误的教学科研时间，他亲赴武汉、
成都、黄山、贵阳等地调研，在南京成立梅花研究
协作组，组织全国花卉专家协作攻关，终于把野
梅、古梅的分布和梅花的“家谱”基本摸清。

1989年，《中国梅花品种图志》问世，这是中
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图文并茂、全面系统介绍全
国梅花的专著。陈俊愉根据他独创的二元分类法，
将梅花品种分为 3个系、5个类、16个型，详细记
载、分析了我国 323个梅花品种。这一新的分类方
法不仅解决了梅花品种分类这一公认的难题，而
且形成了花卉品种分类的中国学派，在国际上独
树一帜。
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陈俊愉带领团队

培育、引种了二三十个新品种，能抵抗零下 19到
零下 35摄氏度的低温。梅花露地栽培的范围由北
京扩大到长春、沈阳、赤峰、包头、延安、大庆、乌鲁
木齐等地，“南梅北移”成效显著，梅花生长线向
北、向西推进了两三千公里，堪称植物栽培史上的
奇观。

我国首个品种登录的国际权威

中国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但直到
1998年，号称植物资源宝库的中国却连一个植物
品种登录权威都没有。
陈俊愉心有不甘。

几经周折，他最终找到了国际园艺学会的栽
培植物命名与国际品种登录委员会，花了半个多
月的时间精心准备了各种材料，还寄去了自己主
编出版的《中国梅花品种图志》著作和公开发表的
有关梅花研究的论著目录，三次国际高端会议之
后，中国人的申请终于获得了世界上的承认。
中国获得了第一个植物品种的国际登录权。

中国有了第一个植物品种登录的国际权威。国际
上开始使用梅花汉语拼音作为世界通用的品种名
称，彻底纠正并结束了西方对梅花译名的混乱局
面。
按照国际惯例，每一种植物的栽培品种都需

在国际上进行正式登录，才算拿到了在国际上通
行的“绿卡”。美国植物品种登录权威最多，有几十
个。其次是英国，也有 20个左右。国际植物品种登
录权威的职责是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对某一类或某
一种的植物品种进行名称的核准和认定，以确保
品种名称的准确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便于花卉在
世界的传播和交易。
为了做好这个国际登录权威，陈俊愉白手起

家，很快就亮出了国际梅品种登录中心的招牌。为
了梅品种的登录，他四处奔走。每确定一个名字，
鉴定一个品种，都要花费很多心血。他主持召开了
7次梅品种国际登录年会，出版了 3本梅品种国
际登录年报（双年报），一些误叫了多年的品种改
了名，一些似是而非的名称又有了定论，一些一花
多名的统一了名称。目前正式登录的品种超过
400个，向国际园艺学会交了一份高质量的答卷。

没有国花是件丢脸的事

当时，世界上已有 100多个国家确立了国花，
中国是唯一没有确定国花的大国。这对以花为生、
爱国如命的陈俊愉来说，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和
没脸面的事。
“国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他在 1982年发表

了《我国国花应是梅花》一文，率先提出了评选国
花的倡议。
作为中国大陆倡导评选国花第一人，陈俊愉

花了一年多时间，到图书馆仔细查阅了 150个国
家的宪法，结果发现宪法没有对国花作出只言片
语的规定，国花虽然没有国旗、国歌、国徽等有很
强的政治法律性，但群众性强，反映民意民风，可
促进国家统一，人民的团结，提高国民的素质、人
格、情操和爱国意识，所以评选并确定国花不是一
件小事。

1988年，受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启发，陈俊
愉主动将“一国一花”的想法修正为“一国两花”，
建议将梅花、牡丹确定为“双国花”。两花文化积
蕴深厚，内涵丰富。梅花耐寒迎雪、坚贞不屈的风
骨及“一树独先天下春”的先行开拓者的风范，象
征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牡丹则雍容华贵，国色天

香，代表繁荣富强的物质文明。现在台湾地区仍沿
用国民政府时期定的梅花，确定梅花、牡丹为双国
花,有利于凝聚民族力量、推动祖国统一。而且，
“双国花”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印了一
本各国国花宣传画册。中国的国花未定，而组委会
为了“补缺”，擅自印上“中国国花———牡丹（暂
定）”。为此，陈俊愉专门跑去和他们争辩。

2001年，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
上海举行。一名记者报道现场时说，演出的舞台设
计以中国国花牡丹为主体。陈俊愉马上写信抗议。

2006年 4月，在北京植物园与中国国民党荣
誉主席连战会晤时，陈俊愉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国
花问题。连战对他提出的“一国两花”主张深表赞
同。
为了国花，陈俊愉利用开会的机会，组织两院

院士在倡议书上签字，倡议书上有了吴良镛、王文
采、袁隆平、卢良恕等各个领域 103位院士的签
名。
为了国花，年过九旬的陈俊愉开了博客，上面

只有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国花》；为了国花，陈俊愉
倡导召开“中国国花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参
与组织了多次“我为国花投一票”大型公益宣传活
动，大年初二去北京植物园当科普讲解的志愿者
……
为了国花，他坐着轮椅和大学生们畅谈国花

评选的意义，呼吁大学生们广泛宣传，动员更多的
人加入评选国花的队伍。
陈俊愉最终还是没有看到国花的确立。他曾

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相信国花问题一定能
够妥善解决。”

爱花爱草，爱国爱生

陈俊愉在大学里当了一辈子的老师。金陵大
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
都曾留下了他教书育人的身影。他在北京林业大
学工作时间最长，达 55年之久。他是中国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学科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园林植物
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培养了
25位博士、31位硕士，本科生难计其数。许多学生
已成为我国园林事业的中坚力量。
培育黄色、重瓣、大花的山茶花是世界山茶育

种领域的难题。他带领组织研究人员进行金花茶
杂交育种试验、杂交授粉试验，费劲周折将广西十
万大山中 20多个种的 500多棵金花茶大树移植
成功，建立了举世无双的金花茶基因库，攻克了繁
殖技术大关，培育出 12个金花茶新品种。这项成
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0余个地被菊新品种，是陈俊愉用 40多年
心血浇灌出的全新品种群，开花繁密、花色丰富、
抗逆性强、耐粗放管理、适合在露地栽培。如今，陈

俊愉培育的地被菊盛开在首都，盛开在我国“三
北”地区的大街小巷。

中国原产的月季是现代月季的重要原种。他
指导学生，以我国野生蔷薇与古老的月季品种进
行远缘杂交，培育出了前所未有的刺玫月季新品
种群。

他讲过遗传学、观赏园艺学、普通植物学、园
林建筑学等十余门课程。他随时注意吸收国内外
园林花卉研究的最新成果，旁征博引，丰富生动。
他的学生、北京植物园园长赵世伟说，陈先生讲课
总是把爱国主义贯穿在专业教育中。在他的眼里，
一花一草都和祖国的过去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
起。

他每一次上课前都非常仔细地备课，给学生
写推荐信或者序言，从来不用别人拟好的稿子，总
是自己把作品全部看一遍才动笔。每次我给他写
了稿子，他都非常认真地修改，并且很快就返回。

他对研究生的要求很高：要理论联系实际，动
手能力要强，栽培繁殖技术要过关；认识的观赏植
物要多。他培养的学生大多都成了花卉界的中坚
力量。

我到家里看望他时，他大声地告诉我：“日本
人说菊花是他们原产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一
定要写一本书，用有力的事实来说话。”遗憾的是，
这本《菊花起源》一书还未完成，他就乘鹤西去。

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如果真的有来生，
他一定还会继续爱国、爱民、爱生、爱花。

他最爱的，依旧会是经霜傲雪的梅花！


